
  



桃花公主 
杨斯然 著 

 

亭台楼阁，飞檐展翅，水景花木，精致典雅。 

这是我对邻国宫殿的第一印象。 

我作为我国贵族才俊的一员赴邻国之春日盛会，来此已有数日。 

这里的一切都如此宁静美好，然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此番平和表象下，是暗流

汹涌。 

* 

邻国国王膝下有一独女，似乎是到了他们认为的适婚年龄。所以今年的春日宴众

人纷说是王有意借此机会为公主择婿。 

公主有一表兄，精通药理，且文采极佳。看得出，表兄很喜欢公主。我在远处遥

遥见过他们一次，根据装束判断应是二人无疑。他们只是正常地交流，不过我觉得两

人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表兄会错意了。对此，我甚至有些同情他在爱情中的盲目。 

在我看来，表兄与公主绝无可能，其原因众多。不过，我想，公主自己的意向并

不是其中之一。政治联姻，向来无关真心。 

对于表兄来说，最不幸的就是他有一个乃绝世将才的父亲。 

其父赵将军征战四方，杀敌无数，在邻国内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位老将如今虽已

卸甲归田，然试想如若表兄与公主缔结良缘，那王的宝座恐有易主之灾。 

如今政局摇摆，与此便有微妙的关系。当然，导致邻国内部动荡最主要的原因是

王的身体不好，近日更每况愈下。王后早逝，太子又过于年幼，子嗣单薄的王，危。 

不，甚危。 

综上考虑，既然邻国当下国势不佳，我国丞相果断决定，紧抓良机，去王夺位，

继而吞并邻国。 

* 

吾名豫子齐，本国贵族豫家唯一嫡长子。不过，在这场卑劣的游戏中，我不过是

一小角色。实际上，我唯丞相之命是从。 



丞相在本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野心和实力不容小觑。 

今年的春日宴，我们便计划先赢取公主，后刺杀年迈的君王。 

我想，便任由后人叫我无耻、奸诈、残忍又如何？万事有因必有果，若无当年的

血案惨剧，我又何须来讨今日的孽债？ 

* 

我本以为自己的执念够深，目标够坚定，然而当我第一次看清公主面容时，还是

产生了些许的自我怀疑。 

公主年龄不大，十五、六岁的少女，纤细、白皙，大大的眸子、睫毛弯弯，红润

饱满的小唇嫩如樱桃，浓密乌黑的发梳成垂肩的造型，耳鬓两点水晶坠子点缀，无比

娇弱可人。当她望着你的时候，那纯真的眼神彷佛从未被一丝尘世浸染过，恰似坠落

凡间的水仙。 

我难免动摇了。 

这么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能欺骗她的感情，把她卷入这权利的纷争之中呢？ 

* 

三月，桃花开，天蓝如洗，粉粉嫩嫩在花在风中摇摆。 

那日公主与侍女站在花下，两人嘴里吃着红色的小糖果，悠闲地聊天、赏花。看

着她稚嫩娇媚的样子，我不禁感叹所谓人面桃花相映红，说的便是她吧。 

自此，她在我心中多了一个称呼——“桃花公主。” 

我觉得我们仿佛活在两个世界，她是那样天真烂漫，而我，在黑暗中腐烂已久。 

* 

我的世界，早就彻底崩塌于那个极寒的冬夜。那年，我九岁。 

我清楚记得，那夜的白雪像洪水一样地倾泻，空气被血腥的肉味所充斥，家人、

仆役凄厉的惨叫不绝于耳。而那一轮残月，被无尽的黑暗啃噬得只剩一个角，像极了

狞笑的阎罗之口。 

无比侥幸地，我活过了那一晚的浩劫，以及我国后续的政变，然而双亲却被迫害

致死。自此，我便跟着没有子嗣的叔父生活。 

同时，叔父也告诉了我，邻国之王乃挑起我国混乱的罪魁祸首。 

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动荡之后，叔父投靠了新党，随后又靠着当今丞相的扶持



东山再起，但是我豫家家族势力大不如前。 

经过这场变革，家族的结盟大多数散了。权力场上的拉拢、欺诈、背叛，我见多

了。 

只能说，我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在大人们的利益争斗中我成长得很快，转眼就二十一了。偶尔我照镜子时会想，

子齐，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在自己那张俊美的面皮之下，藏着何

等可怕的实质？ 

自从父母双亡后，我国和邻国进入短暂和平。 

但有时候，血流成河，仅在转瞬之间。党派、列国纷争，至死方休。 

* 

邻国盛产天然温泉，宫殿后山有特别打造的诸多泡池供王公贵胄享受。其中又以

龙泉池最为有名，传说其水质温润，又因含有稀有矿物而呈淡青色，不仅美丽异常，

还十分养人。 

然而今早，当一众客人跟随主人家来到后山温泉时，却发现龙泉池干了大半。看

起来似乎是天然温泉改变了流向，引水不足，这才导致了眼前的状况。 

王看上去是一个有威严但颇显仁厚的长者，见状他只是淡淡吩咐属下人去查看和

修理，并请宾客移步其他泡池，并没有多加责备。 

然而反观客人这边，大家面面相觑，有人觉得扫兴，甚至还与年迈的王开起了不

大不小的讽刺玩笑，很是失仪。 

一时之间，场面僵住。 

而我看着用上乘石料雕成的盘龙泡池此刻像一个水洼一样干枯，嘴角露出不易察

觉的笑意。 

* 

温泉水流变道，当然是我搞的鬼。 

两天前我发现温泉虽然是从地底冒出来的，却因为后山的奇特地形，由山上往山

下流淌。加之温泉附近地质松软，我只需要在上游稍微改变一点连接泡池的滑道的方

向，就能让部分水流偏离设计好的走向。 

这样一来，上游补给不足，下游泡池里的水为了保持水温又在不断流出，只需要



一夜时间就能把水基本放干了。 

手下人应该很快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因为温泉水利用的是天然的重力

往下流淌，要灌满水池是需要时间的。看样子，客人今天早上要泡上龙泉浴，是痴人

说梦了。 

* 

“王上，鄙人有一个拙计，不知能否一试？” 

就在场面焦灼之时，我开了口。弯腰曲背，语气绝对得恭敬。 

* 

王同意了。 

在水流源头加装一个简单的蓄压装置就能让水迅速下流，在最短的时间填满泡

池。在我的指示下，下人很快动作起来，不多时，水就奇迹般地被填满了。 

盈盈的水汽蒸腾，淡青色的温泉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便像一块流动闪耀的宝石，

漂亮极了。 

“阿哈哈哈，妙，妙啊。”如预想当中，王对我大肆称赞。我想，这样的趣事很

快就会传到公主耳中了。 

我趁人不注意，端详王上今日的穿着，得体、简单，没有多余的铺张或者个性。

看来曾经骄傲不可一世的王，也有迟暮的一天。 

* 

经此略技，王对我有了印象。此后，我与各位宾客谈笑自如，赢得了众人的好

感。当然，那些同样想要迎娶公主的竞争者除外。 

* 

下午的时候，大家聚在凉亭一起喝茶。周围树枝上点缀着嫩绿的新芽，园中小桥

流水的景致十分宜人。 

公主也出席了。 

她的头上装饰着水晶饰品和粉色丝带，与其淡粉色的纱裙相呼应。她就那么笑眯

眯地静静跪坐在父王身侧，时不时羞涩地瞥一眼在坐的宾客。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有一瞬我们的目光相遇了，然而她却有些羞怯地很

快躲开。不过，那眼角眉梢的柔笑让人无法自拔。 



当她低头的时候，耳边的长长饰品摆动，在阳光下色彩变幻，轻盈灵动，清丽脱

俗。 

我看得有些痴了。 

* 

就在这时，表兄带着医箱和一些草药进来了。 

我这才注意到，公主似乎凑在父王耳畔说着什么，看不出是何种神色。 

我感觉事情有变数，警觉地观望四周，却没有发现太多异常。只是，空气里似乎

有一些粉色的丝絮在飘。然而那细丝转瞬即逝，仿佛是我的错觉。 

下一秒，不等我反应，一个北国的贵公子就直直栽倒了下去，茶碗碎了一地，在

场所有人无不陷入惊慌。 

而表兄则从容地从随身携带的医箱里拿出各种白色小瓷瓶和一个瓷碗。一番调

制，白色瓷碗里盛满了一些像是新鲜的紫红色花汁的东西。他将瓷碗递给倒下的公子

手下，说是解药请对方给主人服下。 

对方将信将疑，照做了。万幸，晕倒的男子很快苏醒过来。 

原来，北国的这位来客对某种特定的植物花粉过敏，刚才可能是受到了庭院里植

物影响，晕倒了。万幸表兄赶到，救治及时，这才没有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不过这位仁兄虽然是醒过来了，却也需要时间休养，此番春日宴后半段恐怕是要

缺席了。北国来人本来就不多，这次出事，他们提亲估计是没戏了。 

我再看公主，虽然略有不安，但是仪态依旧端庄得体，不愧是有贵女的风范。 

* 

茶喝得差不多，众人便开始在庭院里走动，赏花观景。 

当一个个子偏高的锦衣公子走过我身边时，我在他身上闻到了颇重的熏香味。虽

然只有一晃的功夫，我还是注意到此人插在冠上的春日花枝与先前空气里飘荡的柳絮

状物极为相似。 

我心下一惊，果然，北国公子晕倒并非偶然！但不知背后的主谋为和人？ 

我下意识看了一眼本国的丞相，我的主子。后者面不改色，云淡风轻地于众人谈

笑着，似乎刚才的插曲与其毫无关系。 

无论如何，北国公子一倒，我们确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我又看回公主，她似乎有些累了，与父王说了几句就准备离席了。 

今日宾客众多，没有人注意到，随着公主离开，我也跟着悄悄跟了出去。 

* 

“殿下，保重。”园林的一角，宫殿西侧的湖边，我模糊看到公主和表兄的身

影，男人对女孩这样说道。 

“你真的要离开么？”女孩的声音柔弱，充满留恋和不舍。 

男子沉默片刻，叹息道：“爹说这里不安全，此次宾客来者不善，尤其是邻国。

我、我说太多了，我必须得走了。”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或是有人威胁你？”公主的声音急切，我仿佛能看

到她无邪纯净的大眼睛正不解地与高出她一个头还多的表兄对视。 

表兄不再说话，只是伸手，握住了表妹的手。 

我心底一凉，莫名发酸，难道……难道这两人？ 

我必须要禀告我国丞相才行。且表兄提到“邻国来者不善，”我不确定他对我们

的计划知道多少。在此非常时期，我可不能容忍任何意料之外的变数。 

过了一会儿，公主与表兄语毕分别，我也悄悄回到了凉亭，丝毫没有引起他人的

注意。 

* 

下一次在见到表兄时，他就不是站着的了，而是平躺着在曾与公主会面的湖边地

上。他的身上盖着白布，从露出的一只苍白僵硬的手能看出，他已经死了。 

薄薄的白布下，隐约能看清他的面部轮廓，他的几缕发丝摊开在地上，湿透了，

就像蜘蛛的脚。据悉，表兄是被人从园林西边的人造湖里打捞上来的，当时就已经死

透了。 

表兄身死的消息很快在客人里传开，大家第一时间都过来凑热闹。大多数人只是

出于好奇前来查看，而我却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对此持有一定的责任。毕竟，是我告知

了丞相表兄对我们有所怀疑，且打算离开的事。 

当我死死盯着年轻男人那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时，我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我又不是第一次见死人，只是我没想到丞相会这么快堂而皇之地在邻国王宫下

手。这太可怕了，难道丞相的实力，已经强大至此？ 



我没有多问，也不敢多问。 

如今逝者已逝，便再无回头之路。 

* 

翌日，我听说公主喜去湖边沉思，于是晃晃悠悠找了过去。 

果然，春风拂面，几步之遥正坐着公主与侍女。她身穿淡白色的长裙，不戴珠

饰，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一脸的我见犹怜。 

“参见公主殿下。”我恭敬行礼，不敢僭越。 

她目光悲伤而幽怨地扫过来，轻声道：“起来吧。” 

“公主，是在为赵先生的意外而难过吧？”我试探着问，表兄曾经在国学馆和医

馆都有任职，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大家都尊称他为先生。 

公主撇嘴，眼里的悲痛不减，“你和他们都一样，都说表兄是意外落水而死

的。” 

“难道不是？”我故意问。 

她不说话了，几滴晶莹的泪珠吧嗒吧嗒落下来，打在我心上。 

先前准备好的说辞全部落空了，我就这么望着面前的少女，手足无措。 

* 

公主最终还是回去了，但是在此之前她要求我静静地陪她坐一会儿。然后又让我

给她唱了一首童谣。我的嗓音不错，颇为温柔。 

离开的时候，她平静了许多，苍白的脸上染上几分又悲又惹人怜的笑意。 

如此娇弱美好的样子，哪怕是在伤感也是美得令人心疼。我多么希望，她能就这

么一直在温室中美丽下去。 

* 

然而我知道，这是断然不可能的。 

* 

晚些时候，我按照计划给公主送去为她画的肖像。可笑我虽然喜欢绘画，但是不

算精通。这张画像，实际是丞相找人以我之名代画的。 

不过，我还是自作主张附赠了一枝粉色桃花，赠言：春风花开又一年，世事无常



莫伤悲。生死轮回，祸福未可知。 

写完这几句，我突然想到表兄那身为名将的父亲。次人虽争战无数，骁勇异常，

却讽刺而悲哀的无法救自己的亲生儿子于水火。后者终因政治争斗，无辜身死。此番

赵将军痛失爱子，对上了些年纪的他一定打击极大。 

表兄的死，让本就不稳的局势更加动荡。各方势力蠢蠢欲动，都想在王虚弱的时

候出击，瓜分邻国。 

* 

不过，此番聚集的宾客仍在，春日晚宴依然还得继续。 

今夜，就是大宴宾客之日。 

清早的时候，我再次在湖边见到了公主。 

时间尚早，她衣着简单，依旧是素衣长裙，只是耳边多垂了一副透明的水晶耳

坠。 

“你叫什么？”见我到来，公主问。 

“豫子齐。”我躬身答道。 

我的余光撇见她微微扬起的小下巴，只听她继续道：“你莫要这般客气，我们也

算是见过的人了。你起来吧。” 

我起身，看到的是少女像瓷娃娃一般精致的面庞。 

“静儿，你退下。”公主屏退侍女，然后睁着有些好奇的美眸问我，“我听说，

你们都是想要来娶我的？” 

我哑然，果然不谙世事的少女说起话来这般口无遮拦。 

“你不说也无妨。”她挥挥小手，目光落在平静的湖面上，陷入沉思，眼神却逐

渐暗淡。 

我忽然觉得，她是想到表兄了，于是赶紧转移话题，“公主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呢？” 

“嗯……弹古琴吧，偶尔也画画。”她想了想道：“你呢？” 

“绘画。”我回答，虽然心里有点虚，毕竟之前送过去的画像是代笔的。不过为

了赢得对方的青睐，我不仅了解了公主的所有兴趣爱好，还按照准备好的话术与她聊

起当代大师的画作。 



她默默听着我说，望着我的那对水灵灵的眼睛却愈发动人，多了几分赞赏。 

“如果我选你做我的驸马，你会保护我吗？”突然，她开口问道。 

我呆住，再次惊异于她的直白。但是很快我就想起了此行的目的，微笑道：“当

然，殿下。” 

公主与我对望，在她不谙世事的眉眼间，我看到了一丝悸动。 

* 

春日宴会开始，场上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好不热闹。 

席间，我却注意到王不断地咳嗽，看起来身体更差了。 

宴会接近尾声，王当众宣布了赘婿的人选，我，是我！ 

然而下一秒，无尽的自责和愧疚将我吞没。 

按照原本的计划，她的时日无多。 

老国王也是。很快，邻国会被我国吞并。我甚至怀疑丞相在多大程度上会忠诚于

我国现任君王。我只是丞相手下的棋子，一个有漂亮脸皮的诱饵。如今，我一旦和公

主结合，那整个邻国……岂不是会落入丞相的掌控之中？ 

* 

我想劝丞相收手，至少留下公主。但是我还没有那么傻，去自寻死路。以丞相的

为人，一旦起了疑心，下一个“表兄”就会是我。 

然而公主……小公主，我、我未来的妻子…… 

我怎么能，看着她一点点消亡逝去？ 

* 

进入四月，气温更加温暖，庭院里花开不断。 

我已经变得习惯她的存在，她的一颦一笑都深深刻在我心里。在我意识到之前，

我已经成为了她的附庸。 

我再也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可我们在一起越融洽，我内心深处就越是痛苦。我知道丞相的计划，但是我作为

其中一部分，我什么也不能说。 

你能想象吗？我既是她的爱人，亦是她的刽子手。 



公主有时候也会察觉我的异样，但是天真的她在询问几次无果后，只当是我情绪

起伏，也就不再追问了。 

我想，她是太信任我了。 

* 

今天，各国使臣以及重要宾客来到邻国道贺，因为明日便是我与公主的正式订婚

宴。 

* 

一整夜，我的心都在滴血。 

桃花公主，纯洁美好，就要这样亲手被我捏碎成灰吗？ 

* 

噩梦与回忆，总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侵袭，啃噬吞没你的灵魂。 

春日宴之前，我从未来过邻国，在此次之前也未见过他们的王上。但是我国与邻

国争斗多年，我自己的家族当年遭受重创，与邻国的王脱不了关系。 

一个迫害我家庭、站在邻国权力顶峰的男人，在我的想象中，他是一个张牙舞

爪、面目丑陋的怪物。 

我在睡梦中挣扎，却怎么也醒不过来。 

当我一剑劈死怪物时，身后却传来公主清亮的声音：“子齐，你会保护我的

吧？” 

我转身，身后是一袭粉色长裙的少女，淡淡的珠饰在她头上、耳边、和脖颈处摇

摆，散发着一如既往柔和的光。 

“子齐？”她继续用那清纯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想回答，却怎么也发不了

声。而同时，我低头看自己倍感滑腻的手，沾满的，是她父亲的鲜血。 

突然，我看到公主的身后一柄飞剑朝她射去。 

我说不了话，奋不顾身地冲上前。然而当我抱住她时，手里，却只剩下一具冰冷

的尸体。她美丽的眼睛光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遭到辜负后的震惊和死人特有的浑

浊。而她的身上，还残留着某种浅浅的脂粉异香，仿佛是桃花的味道。这香气混合着

我手上新鲜的血腥味，变得极为怪异。 

这明显的气味提醒着我，惨剧刚刚发生不久。 



* 

我一个惊座终于从梦中醒来，背后全是冷汗，鼻子里仿佛还残留着刚才梦里各种

奇异的味道与气息。 

我的桃花公主…… 

不能死！ 

* 

“你今晚不能赴宴。”一早，我居然疯了一样奔来到公主的房间，毫无遮拦地口

出胡言。 

那一刻我的心境已然崩坏，梦中的惨状无比清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可怖方式在

醒来后仍残留于我眼中不断闪烁颤动。 

噩梦带来的恐惧使我我全然不顾只身闯入公主寝宫通风报信可能带来的可怕后

果，功亏一篑，不是不可能。 

我双手抓住公主单薄的肩，语气慌乱，神情紧张，“你、你今晚就待在房间里，不

要出来！” 

见我如此疯癫之状，公主一脸疑惑，甚至有惧色爬上她的脸颊，“子齐……”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的心一沉，良久不知如何作答。 

“你说话呀！”公主追问，眉头紧蹙。 

见我还是不说话，她突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少女的手是那样柔，细腻而温暖。 

一想到它们很可能今夜就会变得冰冷无比，我内心的恐惧飙升至顶点。 

然而！想到我背负的种种，我就算现在与公主远走高飞也绝不可能有活路。丞相

不会放过我，王更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们能逃出去的机会简直渺茫，更别提公主

会不会相信我，跟我走。 

再有，我处心积虑走到今天，不就是为了给双亲复仇吗？他们不能白死啊！ 

可是……我的公主……桃花公主…… 

不！ 

最终，我的极致绝望只化作一个拥抱，紧紧将柔弱的她揽入怀中。 

这是我第一次与她如此肢体相亲。 



少女的身体先是一僵，然后顺从地整个人都埋入我的臂弯之中。 

那一刻，我确信，如果我想走，她会跟我的。 

“子齐……你…会保护我的吧？”公主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响起，一如既往的温

软。 

“嗯。”这次，我回答得很干脆。 

* 

订婚宴终究还是开始了，现场宾客满座，灯火通明，场面颇为盛大。 

宴会中场，侍女给公主端了一杯清神的热茶，那是我让准备的。 

我亲眼看着公主喝下茶水，然后很快显出头晕的迹象。 

于是我顺势建议让侍女扶公主回偏殿稍事休息，也许是今天累了。 

* 

看着公主消失的背影，我心里的大石落地。 

茶里面，我悄悄加了让她昏睡的药物。 

等她醒过来，一切都会结束了。 

* 

宴会上，各国使臣除了进献宝物，还有展示歌舞以示庆贺的。 

我国以剑舞闻名，于是顺理成章地由丞相提议，由一众美女献上一舞。 

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知道，那些舞女的木剑被动了手脚，只有表层是木漆，在此

之下，是实打实的锋利金属剑刃。 

王，大限将至。 

* 

古典的音乐响起，舞者带剑上场。 

随着曲调愈发激昂，舞者身姿扭动，在场宾客愈发沉浸其中。 

猛然，数个舞女突然变换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速向王刺去。 

此时的王已经是满头银发，看起来羸弱不堪。 

就算他身边有护卫在，但是几个贴身近卫赶不上身法灵活、意外突袭的极品刺

客。我又不经意扫了一眼丞相，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下一秒，就要目睹王的脑袋从其



肩头滚过。 

* 

然而，想象中的惨剧并没有发生。 

突然无数弩箭从房梁四处飞射而下，精准地射中每一个突袭的美女杀手。 

眨眼间，宴会场尸横遍野，众人尖叫声震耳，四散奔逃。 

然而王下令把大门一关，守卫一站，所有人顿时成为了瓮中之鳖。 

* 

只见王颤巍巍从王座上站起来，虽然身体依旧虚弱，但是声音仍充满威慑力：

“本王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不至于昏聩。” 

他的目光冰冷，仿佛阎王扫过众人，“一月前，赵将军之子意外身亡。经调查，

背后主使为邻国丞相以及其麾下党羽。本王故设此局，假借公主订婚宴之名，将贼人

一网打尽。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欲行刺于本王，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诛！” 

最后那一句发落下来，我整个人都瘫软下去，仿佛魂魄已散，无力动弹。 

再看王，虽然老了，但那威严强大的气场，依旧碾压一切。而那头银发，则使他

看起来像真正的地狱魔王，正如我梦中想象的一般无二。 

订婚宴，终变鸿门宴。 

* 

我的视线已经模糊了，身心虚脱，再没有气力挣扎，任由王的手下将我和丞相等

人绑住。而我们手下的侍卫，也早就被先前宴会上的毒酒给放倒了。 

恍惚间，王的声音响起，如雷声般刺耳，“赵将军独子遭奸人所杀，天理难容，

现在就请将军当众行刑，还惨死的儿子一个公道。” 

只见提着刀刃上来的赵将军目光凶狠，那柄利刃漆黑异常，仿佛浸满了无数敌人

干涸的鲜血。 

“刺啦——”长刀入体，丞相的血喷了我一脸。 

然后他就裹着一身华服地倒了下去。 

我一个没站稳，也瘫软下去。 

本来该死的是王，他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在今晚行动的？难道…… 



除了计划之内的人，唯一可能怀疑我们今晚下手的人……只有！ 

不！ 

这不对，有什么不对……我、我“及时”的噩梦，所有的巧合……不对！我定然

是忽略了什么！ 

* 

“儿子……不是我……杀……”丞相咽气前的最后一秒，我恍惚听到了他说了这

样一句。 

我慌忙低头看，却见他已没了气息。 

* 

“今夜，各国贵客皆在，孤也要宣布另一件大事。”王的声音在宴会厅里回荡，

宾客都吓懵了，没有一人敢出声。“诸位都知道，本王独子年幼，而孤也老了，所以

即日起，与女儿，也就是本国嫡长公主，荣，一同治国，振邦安民，直到王子成年。 

“至于公主选亲之事，五年内，休要再提。 ” 

公主…… 

公主！ 

我的神志虽然近乎错乱，但是听到公主的名号，我还是一下子清醒过来。 

随着王的话音刚落，一个绝美的女子着金色华袍从后方走出，正是我的“桃花公

主。” 

* 

啊——这怎么可能呢……？ 

我亲眼看着她把我下了迷药的茶喝下去的！ 

然而此刻眼前的她，整个人都变了！ 

女子丛容、坚毅，甚至是，霸气。那掌控全局的气势绝对不输其父亲，哪怕她的

身板如此得纤弱。 

那一瞬，一直强撑的我终于彻底崩坏，所有魂魄理智，都散了。 

* 

“承蒙父王多年悉心教导……”公主开口说话，她的声音也变了，成另一个人。 



后面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她那双眼睛，充满力量和野心的眼睛。 

那可不是甘愿辅佐他人之人的眼睛，这个极度年轻、骗人成精的权力怪物，是要

独占一切的存在。 

在那一刻，我终于看清了。所有的所有，都是我的误判。 

自始至终，她都没有看过我一眼。 

* 

“……押入大牢，明日问斩。” 

这是我眼前陷入黑暗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计划，彻底失败。 

死亡，向我招手。 

* 

然而，当我再次醒过来，却发现自己身处深山之中，周围荒无人烟。 

我猛地坐起来，却只觉头痛欲裂，饥肠辘辘。 

各种回忆涌入我的脑海，晚宴的一切是那么真实，又好像只是一个超长的噩梦。 

我大口地喘息，确信自己仍然活着，虽然不知身在何处。 

当我起身，却从怀里掉出来一小截什么。 

我低头，竟然是一枝干枯的桃花，正是我当初送给公主的那一枝。 

我有些颤抖地弯腰将其拾起，那早已死亡的花朵不再粉嫩鲜艳，而是变成了丑陋

暗沉的灰褐色。 

我手里紧紧握着那一株干枯的花枝，忽然想起表兄刚死的时候，我给公主写过的

赠言：春风花开又一年，世事无常莫伤悲。生死轮回，祸福未可知。 

不知怎的，泪水已经将我的面庞浸湿。 

* 

随着我的感官逐渐恢复，我摸到了怀里还有一封薄薄的书信。 

打开来，我看到了没头没脑的几句话： 

 

生在帝王家，过于单蠢的人，早就死了。 



从一开始我便知道你是谁，又因何接近我。 

你的父母是丞相与叔父联合谋害死的，为了掌控家族势力。 

那日你见到我与表兄，他没有握住我的手，只是递给了我特别调治的「百解药」

和「幻梦香」。 

从此地向南一直走有人家，不要回来，保护好自己，珍重。 

 

没有开头称呼，更没有落款署名，什么也没有。但就是这短短几行字，却仿佛道

尽了世间所有。 

对于公主来说，她绝不会把任何的可能性留给运气。所有，都尽在掌握中。 

我应该感激，她最终还是愿意给了我许多谜题的答案。 

唯独一点，究竟是谁杀了表兄，我始终无法确信，恐怕也永远不得而知。不过，

那也无关紧要了。一点是肯定的，赵将军本就年事已高，如今又白发人送黑发人，必

命不久矣。如此一来，王削弱了武臣的势力，终于稳固了自己的势力。 

然后就是我国丞相党的全灭，不仅顺理成章，王和公主还得以在各国群臣面前杀

鸡儆猴，以此立威。同时，公主摄政王的位置也算是坐稳了。 

最重要的是，丞相一死，我国政局很快将会陷入混乱，毕竟我国现任君主也并非

明君。若我国覆灭，最大的赢家，当属邻国。 

此局，堪称一绝。 

 

我心里唯一的慰藉是，公主最终居然还是选择放了我。也许，是顾念我试图保护

过她吧。 

可如今想来，自己甚是可笑。我曾经同情表哥在感情中的盲目，到头来自己却也

陷入同样的境地。荒唐，简直荒唐。 

至于我的复仇大计……呵呵，王、丞相、叔父，如今这许多的人，过去许多的

事，早已湮没在无从证实的无尽谎言之中。孰是孰非，孰真孰假，还重要么？ 

随着我手掌一用力，那干枯的桃花枝顿时碎成数段，花朵细碎的粉末飘散。 

至此，我的桃花公主，一个根本没有真正存在过的人，永远地消失了。 

 



拖着疲惫的身躯，我向大山的南边一步步行去。 

 

【桃花公主·完】 

 


